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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东变革以来，土耳其凭借良好的发展态势、独特的区

位优势、有利的国际环境，活跃于地区外交的多个舞台，借剧变之机崛

起上位为地区舞台的一线主角，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在地区事务中处于相

对弱势的局面，呈现颠覆传统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版图的态势。土耳其的

强势崛起导致国内战略取向态度、地 区格局重组的发展进程产生变化，

同时也提升其民主模式的地区影响力。尽管土耳其成为中东变局的重要

赢家，但崛起道路依然存在制约因素，需要在充分把握机遇的基础上，

有效应对困难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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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变局爆发以来，土耳其的风采格外引人瞩目，从鲜明支持埃及民众

运动，致力更迭利比亚政权，到充当倒叙急先锋和反巴 （巴沙尔）大本营，

再到推动、承担伊核问题七方会谈，使 “ 高烧不退” 的伊核危机一度展现出

缓解降温的迹象。随着身影频繁活跃于动荡区域中的多个外交舞台，土耳其

的国际地位日益凸显，迅速蹿红为国际媒体竞相报道刊登的 “ 明星热词”。 面

对土耳其近期强劲飙升的名望声誉，人们不禁要问土耳其的底气何来，缘何

能够在地区多国普遍陷入动荡之际逆势上扬，借机强势崛起。本文从主、客

观两个角度对土耳其在变局中实现地区崛起的依据和原因进行解读，并对土

耳其崛起后对地区格局的影响成效进行分析和展望。

* 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特向该文的审稿专家表示衷心感谢。



自 2 0 0 2 年 正 义 与 发 展 党 （Ju stice a nd D evelopm en t P arty， 以 下 简 称 “ 正 发

党” ）接管政权后，土耳其政府面对债台高筑、经济滞缓、社会问题成堆的不

利局面，果断作出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战略决策，实行大规模私有化和强

力度对外开放市场的政策举措。随后，土耳其经济开始企稳向好并快速增长，

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经济总量也由该党执政初期的 2 500亿美元大幅提升

至 8 000亿美元，国力的持续增强成为土耳其繁荣、稳定、富饶的根源。在此

基础上，土耳其正发党政府制定了一套可以巩固国际关系、平衡国际利益的

对外政策，即在以面向西方欧美国家为基石和主轴的外交布局不动摇前提下，

显著提升对周边事务的参与程度和话语权重，日渐呈现东进、南下、北和的

战略趋向。在东进战略方向上，利用与中亚突厥语系国家在民族、宗教、历

史、文化和地缘方面的联系，以血缘关系打头、经济援助断后的方式，进一

步密切与突厥语族群的关系；在南下战略方向上积极发展同阿拉伯和伊斯兰

国家的关系，与伊朗、叙利亚等有矛盾的邻国实现部分和解，在伊拉克问题

上 ，主张维护伊统一和领土完整，积极参与战后重建并推动伊国内教派和解；

在北部黑海方向缓和与俄罗斯等国的紧张局势，加强双方在能源领域的合作，

对 巴尔干、高加索等曾经有传统影响力的地区，积极开展双边和多边外交，

突出地区大国的重要性。2011年初中东变局所引发持续至今的新一轮地区力

量变换重组，客观上给土耳其扩展外交活动空间、扮演地区强国角色提供了

新的契机和舞台，并恰好与其所倡导的战略东向外交相匹配。因此，土耳其

能够在中东变局中实现地区层面的崛起绝非偶然，是主观的政策转向调整和

客观的国情条件变化、国际局势发展等多方因素相互促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土耳其强势崛起的资源依托

土耳其能够在中东变局中实现地区层面的崛起，获得国际社会对其作为

独立区域力量的认可，主要建立在国力资源、地缘资源、精神资源和外交资

源 4 个 层面的现实基础上。

（一 ）经济发展充满活力，国家实力大幅跃升

土耳其在经历了 1999 年 和 2001 年两次严重经济危机后，新 上台的正发

党政府进行了自由市场经济和现代化改革，随后土耳其逐渐摆脱金融危机的

影响，经济总量开始止跌回升并迅猛发展，现今土耳其已成为欧洲、中东地



区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国家，2005 ～2009 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达 8% 左

右。当前，土耳其经济总量位列世界第 17 位、欧洲第 6 位，并稳居中东第一

大经济体宝座。有研究机构预测，土耳其作为世界十大新兴市场国家，
①

未来

有望进入世界前十位，甚至成为欧洲第四或第五经济大国，达到意大利或者

法国的水平。土耳其基础产业门类较齐全，为中东地区主要的工程项目承包

国和工程机械产销国，也是世界第 5 大造船国、第 11大钢铁生产国和第 15 大

汽车制造国。
②

土耳其不仅在传统经济领域发展较快，而且在高新科技、电子

产业、能源化工等方面表现不俗，在软件研发等信息技术行业几乎有赶超印

度的势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土耳其成为少数几个率先走出危机影响

的国家，2010 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 11.7%， 在全球二十大经济体 中仅

次于中国 （11.9% ），经济恢复远超各界预期，成为新兴经济体中最闪亮耀眼

的 “ 明星” 之一。土耳其经济的出色表现吸引了全球的关注，被许多政经评

论家喻为 “ 安纳托利亚之虎”。 此外，土耳其总人口达 7 470万 （2012 年 ）
③

，

是中东地区仅次于埃及、伊 朗的第三人口大国，并且青壮年占据总人口年龄

梯次结构的绝大比重。土耳其健康、高速的经济发展一方面拉大了同相对停

滞的其他中东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为进行对外行动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

另一方面比照中东持续动荡火爆的局势，土耳其 自身所焕发出饱含生机的独

特魅力也在该地区为其汇聚了相当可观的人气光环，从而在国家形象的软实

力领域提升了自身的综合影响效果。

（二）优越的区位禀赋保障其占据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

土耳其处于小亚细亚半岛的安纳托利亚高原，据欧、亚、非三洲交界，

自身地跨欧、亚两洲，三面环海 （黑海、地中海和爱琴海 ），接近里海、红

海、波斯湾，辖区内狭长的土耳其海峡扼守着黑海进入地中海的咽喉要道。

数百年来，土耳其作为人员、思想、贸易流动线路的交叉点和中转站，在地

缘格局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战略要冲意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④

自近代俄

国崛起以来，土耳其一直是抵御俄国南下扩张的前沿阵地，俄国为获得博斯

① L e n o re G . M a rtin , T he F u tu re of T u rk ish F oreig n P olicy , C am b rid g e : T h e M IT P re ss , 2 0 0 4 , p . 5 1 ．

② 商 务 部 网 站 ： h ttp： / / h zs .m ofco m . g ov . c n/ a a rtic le/ h/ ad / 20 10 0 2 / 20 10 0 2 0 6 7 8 0 59 0 . h tm l, 2 0 12 -

1 1 - 0 8 .    

③ E IU , C ou n try R ep ort : T urkey , D ecem ber 2 0 12 , p . 9 ．

④ 杨鸿玺：《土耳其在美国欧亚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载 《和平与发展》2002 年第 2 期，第

28 ～30 页。



普鲁斯海峡的出海口，先后同土耳其进行了 13 次战争。19 世纪时，英、法、

德、奥等国充分利用土耳其的地缘优势，多次联合土耳其对俄国实行牵制。

冷战期间，美国从其全球战略需要的高度评估土耳其的地缘政治意义，视土

耳其为美国在欧亚大陆交接处的 “ 桥头堡”，积极拉拢其加入西方阵营，使之

成为阻止苏联向南扩张的屏障和资本主义围堵社会主义的据点，同时也是美

欧压制中东激进民族主义势力和极端伊斯兰势力的坚固堡垒。冷战结束后，

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并未使地缘政治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受到削弱，

土耳其的重要地位也未因冷战结束而有实质丧失。在海湾战争中，在巴尔干

半岛的波黑和科索沃行动中，在高加索和中东的局部冲突中，以及在非洲索

马里维和行动和俄罗斯的车臣战争中，土耳其都积极配合美国和其他西方国

家 ，发挥着其他国家难以替代的地缘战略支点作用。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发

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使土耳其的战略意义再次凸显。
①

土耳其横跨东西

方、南北向十字路口的独特地理位置，赋予其多种民族、多种语言、多种宗

教、多种文明既长期冲突又共同融合的特殊国家身份，使其能够同美、欧、

俄等大国以及周边地区势力维持重大的利益联系，堪称衔接多边地缘政治和

触动诸国关切的宝贵财富，被誉为 “ 欧亚大陆棋局中的独特棋子”。 在此轮

“ 阿拉伯变局” 中，土耳其作为最靠近风暴浪潮中心的北约国家，积极协助西

方，发挥前线支援、抵近部署、边沿观察、后方运作的地缘优势，不但将 自

身国土营建成利比亚、叙利亚反对派的 “ 参谋本部”，还将土耳其、叙利亚边

境变成倒戈巴沙尔政权的人员集散中心和物质输配供应通道，向世界完美诠

释了其地缘战略意义的突出价值。

（三 ）辉煌历史铸就的强国梦想成为地区崛起的精神动力

土耳其人自强不息的强国梦想源于对奥斯曼帝国荣耀的怀念和向往，是

长期历史记忆积淀的结果。自 14 世纪始，土耳其人的先祖以安纳托利亚高原

为中心向四周扩张，鼎盛时期控制着除伊朗萨非王朝外的整个中东版图，并

多次兵临维也纳城下，在北部震慑尚未崛起的沙皇俄国，成为称雄巴尔干、

高加索等诸多地区的强大帝国。
②

但 17 世纪后，随着西方势力的崛起以及 自

身国势的衰微，土耳其逐渐沦为西方列强宰割的对象，到一战结束时土耳其

① R ep u b lic o f T urk ey from th e F ree W ik i - E n cyclo p ed ia， h ttp : / / en .w ik ip ed ia .o rg/ w ik i/ T urk ey , 2 0 12 -

1 1 - 15 ．

② 参见姜明新：《奥斯曼帝国苏莱曼盛世简析》，载 《西亚非洲》2012 年第 4 期，第 89 ～101页。



已完全丧失阿拉伯行省和北非行省以及部分小亚细亚的领土，在欧洲也仅存

伊斯坦布尔周边一隅之地，直到 1923年建立全新的共和国后，土耳其才止住

国家进一步崩溃、瓦解的趋势。现今，以直接传承奥斯曼帝国衣钵者自居的

土耳其人，一直以光辉的历史作为激发民族 自豪感的思想源泉，将复兴延续

曾经的强国地位融注为各阶层民众孜孜以求的终极 目标。
①

进入 21世纪，土

耳其通过推进国内改革、参与全球化进程、开展多元外交等途径，国际和地

区影响力显著增强，追求地区强国的雄心壮志再次萌发。悠久的历史、灿烂

的文明以及具有生命力的战略传统决定了土耳其无法不显示其重要性。中东

变局发生后，埃及、沙特等传统阿拉伯大国深陷剧变漩涡，地区影响力逐渐

减弱，阿拉伯世界的势力分布格局步入新一轮调整和转换周期。阿拉伯国家

的持续动荡导致地区权力中心呈现由以阿拉伯民族为中东棋局的绝对主角，

向非阿拉伯的突厥人、波斯人、犹太人甚至库尔德人转移、扩散的趋势。长

期占据中东核心的阿以问题相对 “ 被边缘化”， 而伊朗则由于核危机和叙利亚

问题倍受孤立，地区意愿被严重压制无法全力施展，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对外

行动能力，土耳其由此得以一方独大。除土耳其外，地区各方势力范围缩小

所营造的有利外部环境，极大地激活了土耳其人尘封良久的丰厚历史遗产。

面对中东这片曾经统治过的土地，面对曾是其臣民现今又对其充满无限仰望

的阿拉伯世界，绝佳的周边形势加上持续增强的国力诱发土耳其再次对主导

地区事务燃起某种强烈期待。
②

土耳其历史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大国抱负，通过

谋求地区强国战略的贯彻实施，进一步激发起埋藏民众心底已久的民族 自豪

感和使命感，从而形成一种为民众所广泛接受的崛起欲望认同。这种对回归

光荣历史和重塑光明前景的自我意识萌芽，已发展成为土耳其连接过去和未

来的 “ 理想桥梁”，也成为增强国家团结凝聚的粘合剂，更成为助推地区崛起

的价值基础、意志支柱与精神依托。

（四）立足广阔的外交平台，赢得丰硕的外交成果

埃尔多安政府时期的外交政策在其官方表述中有两大 目标：一是不断强

化与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加入欧盟完成欧化 （西方化）进程；

① M u sta fa A y d in， “ T u rk ish F o re ig n P o lic y : F ram ew o rk a n d A n aly sis” , A n k a ra C e n te r fo r S tra te g ic R e -

sea rc h , S A M P ap e r , D ecem b e r 2 0 0 4 , p p . 1 1 - 4 4 .

② M u sta fa A y d in , “ D e term in a n ts o f T u rk ish F o re ig n P o lic y : H isto ric a l F ram ew ork a n d T ra d itio n a l In -

p u ts” , M id d le E ast S tud ies , V ol. 3 5 , N o .4， 19 9 9 ．



二是在土耳其周边致力于创造一个安全、稳定、繁荣和友好合作的地区环

境。
①

在此政策指引下，土耳其在继续保持同西方密切关系的同时，对发展同

中东国家的关系倾注了前所未有的热情。2009 年 3 月，希拉里升任国务卿的

首次中东之行便到访土耳其。在对欧洲外交领域，土耳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

2005年 10 月，土耳其同欧盟开启新阶段的入盟谈判，2010 年 7 月，欧盟在协

调各成员国立场的基础上在伊斯坦布尔就土耳其加入欧盟进程问题展开政治

对话，随后土耳其议会也通过了按照欧盟政治标准修改宪法的议案，标志着

土耳其在历时半个多世纪后又向其欧洲梦迈近了一步。

在中东地区，土耳其外交更是硕果累累。2008 年起土耳其与阿拉伯国家

开始举办土耳其 -阿拉伯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开启了土耳其与阿拉伯联盟

的全面机制化建设，从而为土耳其能够在阿拉伯剧变中以观察员身份参与阿

盟会议提供了制度上的平台和程序上的铺垫。相对于海湾地区，长期以来土

耳其将中东外交的主要精力投射于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以色列等邻近国

家 ，对同属伊斯兰逊尼派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处于相对忽视、疏远的状态。但

随着双方商业往来的日益紧密，土耳其积极拓展和海湾国家在政治、经济、

安全等多个领域的深度合作，于 2005年同海湾合作委员会签署 《贸易与投资

框架协议》，2008年签署谅解备忘录，使土耳其成为海合会 （G CC）外第一

个获得 “ 海湾合作委员会战略伙伴关系” 头衔的国家，双方还于 2009年 7 月

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首次土耳其 -海合会战略地位对话。

在安全方面，土耳其向海合会重要成员科威特提供军备并帮助训练军事

人员，2010 年 5 月还同沙特签订军事合作协议。土耳其借助海合会的平台，

不但相应提高了在海湾地区的威望，还有效弥补了对海湾影响力偏弱的布局

结构缺陷，在叙利亚危机中土耳其就和海合会传达出了协同一致反对巴沙尔

的声音，拉近了世俗制的土耳其与君主制的海湾阿拉国家的政治情感距离。
②

对于海湾地区传统强国伊朗，土耳其一直与其存在着地缘竞争的结构性矛盾，

因此两国关系长期处于冷淡、不睦甚至敌对状态。但近年这一状况却发生了

巨大变化，土耳其不但与伊朗实现了政治和解，加强了同伊朗政府各渠道的

① 土 耳 其 外 交 部： 《土 耳 其 外 交 政 策 概 况 》 （Synopsis of the T urkey F oreign P olicy），hup：/ /

w w w . m fa . g o v. tr/ M F A / F ore ig n P olicy/ S yn op sis , 2 0 12 - 1 1 - 0 1.

② O le g S vet, “ T urk ey ' s ‘ Z ero P rob lem ' F oreig n P olicy : A n U n tenab le B alan cin g A ct” , N IM E P In -

s ights , N o.2 , 2 00 6 , p p.7 1 - 7 8 ．



接触，提升双方在地区问题上相互协作的档次，还公然采取同它的西方盟友

截然相反的立场。2009年 6 月，内贾德在欧美汹涌浩大的抵制和反对声浪中

蝉联总统后，埃尔多安总理第一时间打电话表示祝贺，并邀请他当选后首访

土耳其。2010 年 5 月，土耳其联手巴西说服伊朗签署在土耳其境内进行核燃

料交换的三方协议，6 月，当联合国审议美国提交有关制裁伊朗核开发计划的

决议草案时，作为本届安全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土耳其和巴西成为安理

会里仅有的两个投反对票的国家，极大获取了伊朗的好感和信任。土耳其借

助外交平台广阔深厚的有利态势，能够与各派势力广泛接触交好的独特优势，

以一种超越阵营界限的姿态致力于推进地区的和平稳定，在剧变后的中东外

交舞台上往来穿梭，既顾及到中东当事国的情绪，又赢得多国反对派的喝彩

和推崇，还获得欧美社会的首肯，从 而极大地提升了对地区事态的处理能力

和对现实权力的掌控能力，也为强势崛起铺就了友善的外部平台。

土耳其强势崛起的战略影响

土耳其强势崛起后，其对中东地区的战略影响处于动态变化中。

（一）消减弱化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意愿

自共和国成立之初土耳其便一直奉行倒向西方的外交政策，早在独立初

期国父凯末尔就明确宣称，“ 文明只有一种即西方的现代文明，此外不可能是

任何其他的东西，土耳其要实现国强民富，必须加入欧洲大家庭”， 从而奠定

了土耳其 “ 揭开面纱、穿上西装、走向西方” 的基本国策。
①

此后土耳其历

届政府都坚守 “ 脱亚入欧” 的现代化、世俗化国家道路，以进入西方体系、

融入欧美社会、步入欧盟 （欧共体）成员行列为最高行为准则，并为此付出

了巨大而艰辛的努力。二战后，土耳其加入北约集团为西方提供军事基地，

开始成为北约在东南欧方向对苏东集团实施前沿部署、侧翼牵制战略的重点

对象。欧共体成立后，土耳其将加入欧共体作为外交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并

早在 1963年就成为该组织的联系国，开启了屡遭挫折的入盟之路。但直到目

前，土耳其依然被欧盟拒之门外，一些 自身条件比土耳其差、申请时间比土

① [英 国] 伯纳德 ·刘易斯著 ；范中廉译 ：《现代土耳其的兴起》，上海商务印书馆 ，1982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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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晚的中东欧国家都已入盟，土耳其依旧以对话伙伴国和候选国的身份在

欧盟大门边缘徘徊。欧盟刁难土耳其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战略疑虑，从表象上

看，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吸纳土耳其入盟会拖累欧洲的发展，而且

欧盟内部现有数百万的土耳其移民，入盟后移民的大量涌入不但强烈冲击欧

洲就业市场，还可能影响欧盟社会的稳定，从而使欧盟背上更大的包袱。但

实际上，欧盟还有更深层次的担心，土耳其的经济总量居欧盟第六位，再加

上 78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 60 万人规模的武装力量绝对堪称地区翘楚。在欧

盟内部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机制中，部分决策权是与成员国人 口数量直接

衔接。目前，土耳其人口已超过英、法，接近德国，但相比西欧诸国更高的

增长率使其人口总量迟早将赶超德国、拔得联盟头筹。
①

因此，若土耳其加入

欧盟，凭借政治资源和军事实力，再加上占据的地缘和人口优势，将有可能

从根本上打破欧盟固有的内部权力分配格局。

近年土耳其由于再次被欧盟拒之门外，国内反欧的民族主义情绪激增，

民众的入盟热情持续减弱，加入欧盟的民意支持率也从 2002 年最高峰值的

80% 下降到目前的不足 50% 左右，国内关于 “ 土耳其既是东方国家也是西方

国家” 的声音愈发强烈。
②

加之中东变局的爆发又为土耳其填补权力真空和构

建地区秩序提供了绝佳的施展舞台，进一步促使其强化对外政策的东向趋势。

事实上，尽管土耳其长期奉行西向战略，实行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

的世俗化、经济领域的自由化 ，刻意淡化伊斯兰文化传统，却始终无法抹去

中东国家的鲜明特性。这种社会心态在政治领域的直观反映，就是每当试图

获取西方认同的努力碰壁后，总会出现阶段性伊斯兰主义的回潮和外交重心

的 “ 战略东移”。 土耳其历史上也曾多次上演过在选择欧洲和回归亚洲、是充

当欧美 “ 二等跟班” 还是争当地区 “ 龙头老大” 之间抉择的现象。国际金融

危机后，欧盟整体陷入债务危机的泥潭，内部向心力锐减，短期几乎不可能

进行外部成员的扩容，因此，土耳其希望尽快完成入盟夙愿的前景渺茫。欧

盟在欧债危机中的糟糕表现，也令土耳其对欧洲的崇敬和向往严重下降。中

东格局的重组调整又变向推动土耳其的局部坐大，加上政局稳定、经济繁荣、

国力蒸蒸日上、大国意识再度觉醒等因素的作用，使赞同重新审视以往对欧

① 李湛军：《土耳其脱亚入欧迢迢路漫》，载 《光明日报》2003年 1月 10 日。

② K em al K op ru lu， “ P ara d igm S h ift in T u rk e y ' s F ore ig n P olic y” , T h e B row n J ou rna l of W orld A ffairs ,

V ol. 10 , N o. 1 , 2 00 9 , p p . 18 5 - 2 0 1 ．



战略的群体不断壮大，更多的人开始认为与其继续在西方社会扮演二流角色，

不如重塑历史上中东地区超级大国的辉煌。
①

随着土耳其地区崛起激起的疑欧

倾向持续发酵，脱离西方、转向东方的新奥斯曼主义将会获得更强的民意支

撑，土耳其外交东向趋势也会 日益显现和稳固。因此，土耳其的地区崛起虽

不会从根本上动摇凯末尔主义的西向路线，但无疑会极大地消减、钝化土加

入欧盟的动力以及民众情感的支持基础。

（二 ）加速强化地区格局的变革性重组

长期以来，土耳其历任政府都秉承恪守 “ 坐亚望欧” 的外交基本方针，

注重协同迎合欧洲战略步调，以至有偏激的言论称土耳其是没有战略的国家，

追随西方、紧密同欧美联系在一起就是外交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故而，土

耳其历来对西方世界以外的地区周边事务显得漠不关心，与周边伊斯兰国家

的关系发展十分有限。加之作为突厥文明代表的土耳其，与分属不同教派和

民族的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周边邻国存在边境划分、领土争端、水资源

分配、意识形态斗争、地区领导权竞争等多重矛盾导致的周边关系紧张，不

可避免使其在中东舞台上只能担当 “ 替补演员” 的角色 ，因此 ，地区前台的

主角一直是被阿拉伯、以色列甚至代表波斯文明的伊朗所占据。冷战后，土

耳其的独立意识增强，开始纠正向欧美 “ 一边倒” 的单向不平衡外交，对中

东地区倾注了前所未有的热情，试图改变在地区格局中次级力量中心的地位。

在此基础上，土耳其逐渐形成东西并重、南北兼进的多轴心、全维度、广视

域的总体外交部署。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造成 自二战后构建起来的

中东政治基础版图产生断裂破损，阿拉伯世界传统盟主埃及影响力衰落、海

湾大国沙特缺乏领袖气质、伊拉克遭到彻底削弱，伊 朗的安全环境却因宿敌

萨达姆的灭亡而大为改善。伊战后，伊拉克国内长期被压制的什叶派群体重

新得势，进而形成东起伊朗海湾、中经伊拉克、叙利亚、西至黎巴嫩真主党

的 “ 什叶派新月带”， 加上伊朗通过支持孤立中的哈马斯而有效介入巴以争

端，中东实力对比呈现伊朗空前 “ 被崛起” 的奇特格局。伊朗的超预期壮大

及不断升级的核 问题，使 中东群雄 围绕地 区霸权 的争夺、追逐所催生出

的— — 以伊朗、叙利亚同盟为首的强硬团队和以埃及、沙特为代表的温和方

① S u h n az Y ilm az， “ Z iy a O n is. B e tw e e n E u ro p e a n iza tio n a n d E u ro - A sia n ism : F o re ig n P o lic y A c tiv ism in

T urk ey D u rin g th e A K P E ra” , T urk ish S tud ies , V o l. 10 , N o . 1 , 2 0 0 9 , p p . 7 - 2 4 ．



阵两大集团尖锐对立的态势被进一步激化，致使 “ 挺伊” 和 “ 反伊” 的选边

站队斗争取代长期贯穿中东核心的阿以矛盾成为制造地区焦点的新源头。土

耳其虽然作为中东唯一可以同时脚踩 “ 挺伊” 和 “ 反伊” 两派阵营的国家，

外交回旋纵深得到大幅扩展，但依然未能改变在中东事务中只是发挥从属辅

助和配合牵制作用的传统局面。

然而 2011年中东剧变的变革风潮促使中东地缘政治状况面临新一轮的颠

覆性改组，给土耳其积极谋求地区主导地位，彻底改变自二战以来中东舞台

的配角形态，恢复曾经的欧亚大国战略疆界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在此次

剧变中，无论是以伊叙联盟为核心的 “ 亲伊” 什叶派势力，还是以海合会为

主力的 “ 反伊” 逊尼派势力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损伤。作为中东第一大战

略力量的阿拉伯世界是承受此轮剧变冲击的首要对象，传统大国埃及受困于

严重内耗导致地区影响力大打折扣，沙特等海合会国家虽然通过加大整合力

度，有效扩展了权势，但不足以根本改变阿拉伯世界整体弱势的状况。伊朗

在变局之初收益颇丰，埃及亲美、以和海合会关系亲密的穆巴拉克垮台，埃

及新政权的外交政策与旧政权划清界限，显著改善了埃伊两国自伊 朗伊斯兰

革命以来长期冷淡的双边关系，伊朗军舰甚至 30 多年来首次被允许通过苏伊

士运河。但随着伊朗 “ 铁杆盟友” 巴沙尔政权的处境日益艰难，伊朗正负得

失的向量值开始朝 “ 归零” 发展，一旦巴沙尔倒台，伊朗的战略利益集合甚

至有成为 “ 负数” 的可能。而以色列则由于埃及友善政权的 “ 变天” 以及伊

斯兰激进意识的抬头，而身处相对敏感脆弱的困顿境地之中，面临着某种进

退维谷的两难选择，只好对地区事务采取审慎的热处理、冷加工态度，抱持

战略收缩观望的心态。因此，历数此轮地区变局的冲击效果，全面评估中东

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和战略格局的分化改组，可以发现中东各地区大国唯独

土耳其既未受波及、相反还顺势崛起，权势影响不降反增，甚至升腾出整合

重组地区传统格局图谱的架势，实现从边沿外围向区域中心的地缘位置和战

略身份跨越。剧变后的中东权力空档为土耳其重返地区舞台的中心平添了充

足的底气和信心，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则进一步助推土耳其积蓄已久的领导

能量集中爆发。
①

中东变局后，土耳其政府高官旋风式的接连访问利比亚、埃

① K em al K op ru lu， “ P arad ig m S h ift in T u rk ey ' s F ore ig n P olic y” , T he B row n J ou m a l of W orld A ffa irs ,

V ol. 10 , N o.1 , 2 00 9 , p p . 18 5 - 2 0 1 ．



及、沙特、叙利亚、约旦、伊朗、也门、巴林等几乎所有相关的中东国家 ，

高调介入多国各方纷争斡旋、调停、谈判的核心解决进程中，大力凸显政策

制定者和独立参与者的形象，充分展示其更高标准外交战略的魅力，而土耳

其政府先于美国和欧盟承认利比亚的反对派政权并明确表示不与巴沙尔合作

的政策立场，甚至在一定意义上直接影响到部分阿拉伯国家对叙利亚的态度。

近期随着叙利亚危机不断升级之势持续蔓延，土耳其的战略地位也逐势递增：

首先，土耳其同西方盟友找寻到战略契合点，并借机抬高了自身在西方价值

评估天平上的砝码重量；其次，土耳其此举赢得以阿盟内海合会为主流势力

的好感、青睐，进一步树立起在阿拉伯世界的威望；第三，土耳其在叙利亚

危机中的立场还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伊朗、俄罗斯等地区性竞争力量发挥作用

的媒介渠道。土耳其的强势崛起改变了奥斯曼帝国解体以来 ，在地区事务中

相对边缘的尴尬境况，介入到从马格里布到黎凡特再到波斯湾多个次区域板

块的热点博弈角逐中，如今土耳其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左右地区走势和平衡

格局演变的关键力量，埃及总统穆尔西上台不久就提议建立由土耳其、埃及、

伊朗、沙特四方组成合作解决叙利亚危机的 “ 叙利亚联络小组” 机制，伊朗

也极为重视土耳其在核谈判、叙利亚局势等问题上的看法立场，主动加强同

土耳其的意见交换和对策协商，沙特等海合会国家也非常看重土耳其的影响，

在以海合会推动的阿盟近期会议上都坚持邀请土耳其列席，增强相互间的交

流协作，在中东有传统战略存在的美欧也极为倚重土耳其所扮演的地区角色，

以上事例无疑是各方接受土耳其在地域平衡稳定方面展示决定性和建设性存

在的鲜明佐证。

（三 ）更加凸显正发党政府卓有成效的民主实践发展模式

现代土耳其自诞生之 日便将严格的政教分离、世俗民主作为立国之基和

强盛之源，即使具有浓厚伊斯兰背景的正发党政府也极力淡化宗教色彩，坚

持多党民主的政治架构，因此人们便将土耳其在保持繁荣稳定的框架下，以

坚持世俗化方向和政教分离原则为路线指导，推进传统伊斯兰国家向现代化

民主国家过渡的发展经验称为 “ 土耳其模式”。①
随着土耳其的地区强势崛

起 ，正发党所奉行的温和、务实、寻求宗教与世俗间平衡的政策引起中东国

① 王林聪：《论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下的土耳其民主模式》，载 《西亚非洲》2009年第 8期，第

20 ～25 页 。



家的广泛关注，土耳其的民主模式产生连锁溢出效应。土耳其政府也不失时

机地积极向外推销其模式的柔性影响效力，刻意打造中东 -伊斯兰世界的民

主表率和典范形象。

土耳其民主模式之所以有吸引力，一是土耳其已初步建立较为成熟的政

党竞选、选举轮替的民主政体，国内政治环境已形成维持国家世俗主义原则

的基础，强调维护传统伊斯兰价值观，提倡在尊重宗教自由前提下推动民主

改革的意识形态气候。并且，正发党主导的现政府又创造性地推行某种 “ 民

主保守党” 路线，着眼于国内多重属性的社会客观现实，兼顾历史传统因子

和现代文化元素，以非分裂性、非对抗性的思维审视国内外复杂的诸多问题，

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协调不同派系势力，既符合世界各国崇尚民主宪政作为国

家主体制度的共识，也顺应全球化的时代潮流，更有助于执政根基的稳固和

发展活力的释放，推动土耳其的社会结构面貌发生显著的变迁和飞跃。正是

土耳其民主制度的运行缔造经济增长的奇迹和社会民生的均衡发展，有效缓

解了国内矛盾和消除分歧对立，成为土耳其从容面对地区动荡局势，继续保

持国家稳定的制度依靠。二是相比于以色列纯正西式民主的 “ 异端”、 伊朗政

教合一的原教旨 “ 另类” 民主，土耳其的民主模式在情感上更易为中东穆斯

林所接受。而同沙特等封建君主专制国家相比，已经实现民主有序运转的土

耳其无疑更为先进。其 三，土耳其已较好解决了国家核心政治生活中军人干

政的历史顽疾，军队的活动被全面纳入到正常的政党选举和民主轮替行为系

统内，因此对于经历过以军事独裁为基础强人统治的剧变国家，土耳其融合

军政斗争痕迹的民主模式更适应 “ 国情”。

尽管土耳其的民主经验为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在伊斯兰群体中的发展提

供了一个难得的参考范例，但许多学者也指出其政治制度的局限性，并质疑

复制土耳其经验的可行性。因为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土耳其社会依然处于

超越威权、接近完善的 “ 民主前奏” 阶段，土耳其的民主体制仍是一个介于

民主与独裁之间混合型的过渡政体。而在地区层面，摩洛哥实行的 “ 稳健改

革的第三条道路”， 也为处于摸索中的国家提供了另一条实现 “ 伊斯兰 ＋民

主” 相结合的光明路径，尤其为海湾君主制国家所热衷效仿，同土耳其的民

主模式构成竞争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土耳其民主模式软实力的边际影

响强度。

综合来看，尽管土耳其的民主模式距离完善还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并



且能否被处于剧变转型中的国家所认同、借鉴、仿效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但无疑土耳其是中东地区转型最成功的国家，并且也已在近一轮中东民主化

浪潮中成为启发阿拉伯国家探索治理模式的重要精神之源。当前，土耳其东

西合璧、多元共处、传统与现代兼容、教俗结合、民主宪政的发展模式成为

动荡风暴中的新亮点，必然对众多茫然于如何在本国实践民主制度而又不愿

舍弃伊斯兰传统的阿拉伯国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借鉴意义，土耳其曾经一

度隐遁的 “ 伊斯兰世界民主模板” 的示范价值也借助地区强势崛起的 “ 伴生

能量” 而再次获得提升和延展。

结 语

当突尼斯、埃及、利比亚政权更迭之后，土耳其政府灵活调整外交思路，

随即以民主权利捍卫者的面貌访问上述三国，表达对新政权的支持，收到良

好的效果。继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降为最低档的二等秘书衔级，又在巴勒斯

坦入联获取观察员地位和独立建国问题土不顾欧美反感坚定支持巴方，从而

赢得阿拉伯世界的赞扬。叙利亚出现危机，土耳其强硬发声，由之前巴沙尔

总统的 “ 亲密兄弟” 转身成叙利亚反对派的 “ 铁杆盟友”，将叙利亚各反对

派势力聚拢于土耳其以扩大参与深度，成为影响叙利亚政治过渡发展进程的

核心力量之一。而积极推动在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部署爱国者导弹系统更是

震慑叙利亚、俄罗斯、伊朗，起到 “ 一石三鸟” 的作用，进一步抬高了土耳

其在北约和中东的地缘战略位次。土耳其借剧变之机建立起以土耳其为轴心

的势力范围，成为地区新秩序的创建者和提供者。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

论大师摩根索曾指出：“ 一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是由该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

国家利益是衡量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最高标准，而国家利益又不是一成不变

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这就要求主权国家根据形势的变化来

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 ①
在此次中东变局中，正发党领导的土耳其政府综合

考虑、通盘评估多种因素的影响，以灵活、务实的作风精确把握时机借力上

位，表现出高超的局势驾驭水平和政策推进能力，不仅继续发展强化了同西

方的传统战略关系，还积极参与解决了周边地区的热点问题，驱动地区走势

① 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 259页。



朝有利自身方向发展的引导能力完全释放，最大化的争取和维护了本国利益，

取得令人瞩目的外交成就，真正实现了地区层面的强势崛起。

但是也应该看到，土耳其崛起的 “ 现在进行时” 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

考验，其外交政策变化的一些负面效应和风险也 日渐外溢。首先，中东局势

仍然处于尚未明朗的艰难演进阶段，这种相对土耳其有利的地区环境以及未

来中东变局的持续发展将对土耳其崛起产生怎样的结果依然存在很大的不可

预测性。其次，伴随着土耳其介入的叙利亚危机开始呈现出胶着状态，土耳

其陷入骑虎难下的僵持局面。土耳其致力于推翻巴沙尔政权并为此投入大量

资源和精力，而叙利亚现政府 “ 坚挺硬抗” 却使土耳其无法达到预想目标 ，

甚至有使土耳其前期投资 “ 打水漂” 的危险。叙利亚危机久拖不决不但消磨

着土耳其的国力和耐性，还附带出一些令土耳其头痛的棘手难题。目前 ，涌

入土耳其境内的叙利亚难民人数已超过 15 万，对难民的收容、安置让土耳其

社会背负了沉重的包袱。土耳其陈重兵于土叙边境又使针对库尔德人的防备

出现松动，库尔德工人党的活动频率随之大幅增加，试图趁乱打劫 “ 大捞一

笔”，给本已动荡的局势火上浇油。土耳其应对焦灼中的叙利亚危机无计可

施 ，使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蔓延，更多的人开始对现政府在叙利亚问题

上的政策持批评态度，从而给执政的正发党造成巨大压力。第三，中东变局

后土耳其与部分邻近国家矛盾逐步升级，同其所积极奉行的 “ 零问题” 外交

格格不入。土耳其和叙利亚摩擦不断，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又使土耳其和

伊朗的亲密关系显现紧张的趋势，伊 朗总统甚至因为北约在土耳其部署爱国

者系统而取消原定的访问计划。土耳其的崛起态势引发地区权力格局松动，

导致维系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要素和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迁，土耳其已不具

备继续推行 “ 零问题” 外交的地区环境。土耳其对巴沙尔政权的立场转变明

显与 “ 零问题” 外交政策背道而驰，意味着事实上已抛弃 “ 零问题” 外交，

但土耳其外交调整后的前景仍旧不明朗，甚至短期会使土耳其的活动空间遭

受压缩和恶化。第四，完成民选后的埃及穆尔西新政府开始加强地区存在的

高外交姿态，力图重新夺回领头羊的宝座，近期埃及在斡旋巴以冲突中的优

良表现，就客观反映埃及重建国际威望的努力，而埃及再次加入地区领导行

列必然对土耳其不太稳当的 “ 牵头” 角色形成竞争。

以目前情况看，土耳其强势崛起的进程尚且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距离

其渴望和全力追求的国际地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综合总体考量，土耳其



已然在地区舞台上扮演了一个与其实力和作用相对等的角色 ，实现了从增量

崛起向质量崛起的超越，达到后奥斯曼时代中东权力谱系的最高峰。土耳其

凭借民主政治架构，更具朝气、活力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加均衡、全面的综

合实力，更为多样、广阔的外交平台，必然不会满足于现有成果，将继续扩

展和推动已经步入崛起的良好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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